
〈毛詩序> r風教說J 探析

一一系論其與六朝文學批評之闢像一一

梅 家 玲

一、前言

〈毛詩序〉是詩毛氏傳中寫在國風首篇〈關雄〉題下的序文，亦稱為

〈詩大序〉。歷來，學者們對於其著成時代、作者、及大、小序的區分等

問題的討論，始終有許多不同的看法。@但是，它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所

佔地位的重要，卻是被一致肯定的 D 如郭紹虞即認為它「吸收了在它以前

傳詩經生的意見，比較全面地闡說了有關詩歌的性質、內容、體裁、表現

手法和作用等問題，可以君作是先秦儒家詩論的總結J ; ®李澤厚也說它

「以一種最簡明的形式，使儒家的詩論系統化和經典化了，因而對後世產

生了很大的影響J 0 ®所以如此，當在於: «毛詩》乃是漢代一批以儒家

思想為本位的經學家，將「詩」從古代「詩樂舞合一」的情況中獨立出

來，而專就詩的「文字」功妓立論的典籍 D 唯其注意、文字，因而有了對詩

歌性質的闡析、內容的說解、體裁的區辨、表現手法的討論及作用的論

述 D 而這些問題，都是後世文學批評所關注的重點。然而，儘管研治文學

@有關〈毛詩序〉的作者、著成時代、及大、小序之區分等問題的討論，可參見發師

薄雷〈詩經鑽個基本問題的簡述〉一文中「毛詩詩序」的部分。該文收入《詩經研

讀指導》→害，東大末，頁二二一三七。

@見《中國歷代文學論著精選» (上) , <毛詩序〉說明部分。華正末，頁四九。

@見《中國美學史》第八章〈毛詩序的美學思想〉。里仁末，頁六一四。



490 畫大中文學報

批評者大都能體認到〈毛詩序〉的重要性，並給予肯定的評價，但他們在

認知、論述之際，卻多半只是將它的內容割製為「詩的本質」、「詩的功

用」、「詩的四始六義」等項目來進行各別的說解。@如此，雖然表面上

君來， <毛詩序〉的意涵簡單明暸'易於掌握，但殊不知，這樣的處理方

式，非但使全序原本嚴謹一貫的理論架構不得彰顯，同時也使其後各篇序

文所反覆強調的美刺之說無所因依，十分可惜。事實上， <毛詩序〉一開

始就說:

〈關雌> '后妃之德也，風之始也，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。故

用之鄉人焉，用之邦國焉。風，風也，教也;風以動之，教以化

之。@

很明顯地揭示了它的主旨，是在強調詩的「教化」作用，而此一教化作

用，又是透過「風」來進行的。可見， I風教」之說正是它全部的網領所

在。倘若我們能循此一線索，對〈毛詩序〉進行全面的解析，則一方面可

將君似支離、零散的各論點整合、一統為一完密的理論體系;另一方面，

當更會發現:此一理論體系不但和其後各篇序文的說解間，具有輔車相依

的密切關係，更是後世許多重要文學觀念所以建立的關鍵。如此一來，就

經學方面而言，三百篇詩序之說，將不再是迂曲、無意義的存在，而是整

個風教理論的具體實踐;就文學批評方面來說，也可以深入地說明它在中

國文學批評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的根本原因。

@如郭紹虞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郎以「明詩樂之關係」、「明詩之起源」、「明詩與

時代之關係」、「明詩之功用」、「明詩之體類」等五項分別說解〈毛詩序> (盤

庚本，頁四八~五0) 羅根澤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亦僅將〈毛詩序〉割裂為「詩言

志」、「詩與政教的關係」、「詩的四蛤六義」三項分別論述(學海本，頁七八一

八三) ，皆缺乏系就性之解析。

@見《毛詩正義》卷一，商務十三扭住疏本。以下凡引詩序、正義之丈皆同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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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毛詩序> r風教說」探析

二、何謂「風教」

491

《史記» <五帝本紀贊〉中曾有「風教固殊焉」之語，®«毛詩正義》

於「風之始也」下釋曰:

言后妃之有美德，文主風化之始也。言文主行化始於其賽，故用此

為「風教」之始 o

是為「風教」一詞之所自出。但究竟何謂「風教 J ? «孔疏》並未開言。

本文在探討「風教」之說前，此處先簡單說明「風」的含意。

所謂「風J '原本是指自然界因氣體流動而形成的特殊現象， <毛詩

序〉中則以之為國風詩篇的專名 o 所以如此，當由於「國風」原本是各地

的民詣，它的構成要素有二，其一是詠唱的樂曲聲調，其二是具有內容意

涵的文字詩篇。以「風」稱國風之詩，當係透過以下兩組關係轉化而成:

(一〉風與「聲」一一也就是音樂一一的關係:風本來就是自然的音

樂。如《莊于» <齊物論〉曾把風稱為「地續」、「天績J '他說: r夫

大塊噫氣，其名日風，是惟無作，作則萬竅怒目早......激者、請者、比者、

吸者、吽者、讀者，突者、吱者、前者唱于，而隨者唱明，持風則小和，

飄風則大和......J 0 (1)而人鑄的音樂也有清獨、大小、短長、高下、疾徐

等不同的音響和節奏，其播送的方式與風聲極為相類。因此，把人們所製

作的音樂曲調也稱為「風J '乃是很自然的現象;先秦時人以「風」作為

曲調代稱的用法非常普遍，在論樂之際，尤喜言 rl\風J 0 如《左傳》

襄公二十九年: r吳公于季札曰......五聲和，几風平 oj 、昭公二十五

年: r于產自......為九歌、八風、七音、六律，以奉五聲。」等，皆屬

® «史記» <11.帝本租費〉

余嘗西至空桐，北過吾家鹿，東漸於誨，南浮江准矣。至臭老皆各往往稱黃

帝、凳、舜處，風教固殊焉，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。

(j) «莊子» <齊物論> '河洛《莊子集釋》本，頁四五~四九 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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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。而就各地的民謠來說，它們本來就是依循一定的樂曲聲調而詠唱的，

所以自然也稱之為「風」。如《左傳》襄公十八年晉聞有楚師，師曠曰:

「不害，吾驟歌北風，又歌南風，南風不歸，多死聾，楚必無功 J '其中

的「北風」、「南風 J '便是指北方、南方的歌諾而言。而由這條記載，

也可見古代的歌謠常會因各地的風土民情有別，而形成不同的聲調差別。

《詩經》十五國風所以在各地方「國」名之下繫以「風」字，便是取義於

此，意謂它們是各地傳唱的鄉土民諮 o

(二〉風與「詩」一一也就是純文字的國風詩篇一一的關係。這又可

以從兩方面來了解:首先，就《詩經》本身而言，在詩三百篇中，本來餘

了國風之外，還有雅、頌的部分，它們雖然也是合樂而唱的歌曲，卻因詩

歌內容、用途都與國風有異，乃別有「雅」、「頌」之名;所以「風」乃

成為十五國風的專名。其次，就詩樂分合的情況而言，古代的詩樂不分，

詩必定合樂而歌。但到了漢代，這些歌諧的曲調早已失傅，只有文字的詩

作被保留下來，所以毛詩學派的經學家才專從詩的「文字」部分立論，倡

言詩教。「風」臨然原本就是十五國風的專名，在詩樂離析之後，當然也

就成為純文字的國風詩篇的專名了。

以上，是對「風」所以成為風詩專名的說明。接下來說「教 J 0

所謂「教J '則為「教化」之謂。大序對於經由「風詩」來進行「教

化」之用的最明確說解，見於以下文字:

風，風也，教也;風以動之，教以化之。

在這裹， r風以動之」指出風教是以「動」為其本質; r教以化之」則明

言其功用在施「教」而成「化J 0 它的基本觀念，除了可能是受到《論

語》中「君子之德，風;小人之德，草。草上之風，必值J®一語所顯示

的德化思想的啟發外，更可能與《易傳》中的若干說法有密切關聯。《易

® ~論語} <頡淵篇> 0 商務十三扭住疏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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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》中有不少卦的象傳說解，都提到了風與教化的關係。如小畜象曰:

風行天上，小畜，君子以懿艾德 o®

蠱卦象曰:

山下有風，蠱，君子以振民育德。@

觀卦象曰:

風行地上，觀，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敬。@

詬卦象曰:

天下有風，蝠，后以施命話四方。@

而正義釋小畜象曰:

君子以聽艾德者，懿，美也，以於其時施未得行。喻君子之人但修

美艾德，待時而發風為號令。

釋蠱象曰:

必云「山下有風者J '能造動散布潤澤 o 今山下有風，取君子能以

恩澤下振於民，育養以德 o 振民，象山下有風;育養以德，象山在

上也 o

釋觀象謂:

風行地上者，風主號令，行於地上，猶如先王設教在於民上，故云

風行地上，觀也 o 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者，以省親萬方，觀君民之

風俗，以設於教。非諸侯之所為。故云先王也 o

釋括象謂:

風行天下，則無物不遇，故為遇象 o 后以施詰命四方者，風行草

值，天之成命，故人君法此以施教命，話於四方也。

® «周易正義》卷二，商葫十三扭住疏本。

@) «周易正義》卷三，商務十三扭住疏本。
@同前註。

@ «周易正義》卷五，商務十三扭住疏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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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說解皆強調因「風」設「教」。其所以能由「風」推展出「教化」之

意，主要是採取了一個共同的論述模式，那就是:首先，指出風是行於

「山下」、「地上」、「天上」等無所不在的自然現象;其次，再把此

一現象所具有的「能造動散布潤澤」、「無物不遇」的特賀，與君子的恩

澤、人君的教令話命等人間文化現象比附在一起，因以認定君子之德典人

君之命也像自然界的風一樣，具有「遙動散布潤澤」的作用。〈毛詩序〉

提出風詩「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」、「風，風也，教也;風以動之，教

以化之」的說法，基本上可說是和《易傳》採取了相類似的比附方式。所

不同之處，僅在於:前者是以恩澤教令與風相比附，而後者則以「風詩」

與自然之風相比附而已。

不過，仔細分析，我們發現大序以「風詩」與自然之風相比附，從而

推出風動、教化之論，一方面固然是由於風詩之「風」本來就是指聲、歌

而言，它與自然之風同接具有大小起長、疾舒剛柔的表現形式，及可以

「動」人的本質，故而能理所當然的將二者統合為說;另一方面，更是因

為它是經由一套十分韻密的思辨程序而推衍出來的論點，所以更有其獨到

之處。以下，我們就針對〈毛詩序〉風教說的推理過程和理論架構，予以

析論。

三、風教說的理論架構

風教說的要點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透過風詩，來進行風化、風刺的教

化作用。〈毛詩序〉對於這樣的一套觀念，主要是依循以下四條線索，來

逐步建立起它的理論架構:

一、從對詩之本質與起頓的闡析，建立風詩可以為敬的前提;

二、從風典雅、頌的關係，說明風教理念中「風化」作用的推展程

序;

6



〈毛詩序> r風敢說」探析 495

三、從變風、變雅的發生，論述從「風化」到「風刺」作用的完成;

四、從風與賦比興的關係'說明以風為敬的表現手法。

-、健對歸之本質興起濁的闡訢，建立風詩可以為數的前握:

〈毛詩序〉的教化思想，臨然是根植在「風詩」之上，那麼， r詩」

是如何形成的?它的本質為何?為什麼詩可以「動」人、「化」人?這

些問題，就成了影響風教說是否能夠成立的關鍵。因此，大序在一提出

「風，風也，教也;風以動之，教以化之」的基本理念之後，緊接著便展

開對詩之本質、起菁、諸問題的闡析，從而建立風詩確可為敬的前提。大序

-E

詩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，言

之不足故睦嘆之，睦嘆之不足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

之，足之蹈之也。情發於聾，聲成文，謂之音。治世之音安以樂，

其政和;亂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故乖;亡國之音京以思，其民困。故

正得失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真近於詩。先王以是經夫婦，成孝敬，

厚人倫，美教化，移風俗。

這段話的肉容，主要是從對詩之本質興起源問題的討論出發，進而導引出

詩典故教環壇的關係'和詩之功用的論述。在詩的本質方面，它指出:詩

乃是由個人的「心志」所構成的，當它蘊存於人心時為「志 J '而通過言

辭表現後，說形成了「詩 J' 因此「詩」與「志 j 是一體之兩面，沒有

志，就無所謂詩的產生。二者間的關係可以下圖簡示:

(在心) .(贅，宮〉

志一一一→詩

在詩的起源方面，大序以為:詩之所以會有形諾言辭的表現，則係個

人心中有「情」恩動盪使然，而此一情恩在形諾言辭之餘，還會使人有睦

嘆，永歌、手舞足蹈等不能自己的舉動。它們之間的發展情形是這樣的 t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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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動) (不足) (不足) (不足〉

情一今言一峰嘆一味歌一一吽舞足踏

此外，我們根攘「情發於聾，聲成文，謂之音」的論述，則叉可發現:此

一人心中的「情J '除了會使人發言為詩，並且瞳嘆、永歌、手舞足蹈之

外，尚可發為聾，形於音，構成下面的關係:

(發) (成丈〉

情一一+捧一一令者

而再將這三組關係比合為一，則可構成以下的圖表:

(在心〉 吾吾

I -言
情一一一

〈動於中〉 形

|一到王|

I~I(義〉

敝 lil(聲〉
這樣的三組關係雜輾並陳在一起，顯示出大序在論述「詩」的本質和起源

時，是將它和歌、樂、舞統合在一起，一併說明的一一在心之志可發言為

詩，蘊中之情可發為聲音，亦可動而為言、為永歌、舞蹈;而「志」典

「情」事實上叉是相同不分的(這由變風「發乎情J '且係由國史「吟詠

惰性」而作的說明得到旁證) 0 所以，詩、歌、樂、舞同樣是發乎人的心

志情感，具有相同的本質和起聽 o 所不同的，僅在於「詩」是將情志顯現

於文字篇章，所重在「義J ; r音」是將情志發抒於聲樂曲調，所重在

「聲J 0 將「詩」依「聲」而「歌J '就形成了「永歌J ;若再進一步配

合舞蹈動作，就是「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」了 o 所以我們當可讀此而說它

是人心在同樣的情志運作下，所採取的不同表現形式 o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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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序之所以要將詩、樂、舞的起源統合為說，並從「情志」的觀點將

它們貫穿為一，主要的目的，無非是要為推闡「風敬」的理論而網繆戶

捕。個中因由，可由兩方面來做述:

第一、在周代早期的實際典禮中，詩樂舞三者本來就是不分別運用

的，三者相輔相成，而以「一體」的型態呈現。因此周代的樂師要「掌國

學之政，以數國子小舞 J '也要「歡樂儀，行以肆夏，趨以采齊，車亦如

之，環拜以鍾鼓為節 o 凡射，主以鞠虞為節，諸誤以貍首為節，大夫以采

蘋為節，士以采賽為節 J o@ 而高于在論樂之際，同樣也揉合詩、樂、舞

為說: r先主惡其亂也，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，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，使

其文足以辨而不恕，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......故聽其

雅頌之聲，而志君、得廣焉;執其干戚，習其俯仰曲伸，而容貌得莊焉;行

其擴兆，要其節奏，而行列得正焉，進退得齊焉 o 故樂者，出所以征誅

也，入所以揖讀也 J o@ 可見得詩樂舞三者的起源、功用是一致的，毛序

的說明，可說是一種歷史性的回顧與敏述 o 但是，更重要的是，前文曾提

過: r風」原本是指自然現象，後來因為它的性質和表現形式與人為的音

樂相彷彿'故而乃取之為人為樂歌的通名，而隨樂詠唱的詩篇，遨亦以

「風」之名冠之。這樣的說法固然圓通，但到底還是比較表象、浮面的說

解。〈毛詩序〉從「情志」的觀點，將詩、歌、樂舞融匯貫穿在一起，肯

定了它們具有相同的本質，與一致的起源與功用，這就使得以風名「樂」

到以風名「詩 J 之間的過渡，成為一種自然而且必然的轉移 o 如此， r風」

與「詩」二者間，使具備了較以往更為深入、密切的關係， r If'風』郎是

『詩.JI J 的命題，郎於焉確立 o

第二、正因為古代詩樂舞三者經常是以一整體的型態出現，所以在

@周禮春官「樂師J 0 «周禮注疏》卷三十三，商務十三個注疏木。

@萄子〈樂論〉。商務《萄子東釋》木，頁二八一一二八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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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98 畫大中文學報

〈毛詩序〉之前，直接主張只用「詩」來推展教化的言論並不多。@但以

「樂」來涵括詩樂舞三者，並主張以此來進行教化的言論，卻不但早已綱

舉目張，而且深入人心，成為一項悠久的傳統觀念 o 前面所引的《萄子》

〈樂論> '和《禮記» <樂記> '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兩篇作品。大序

倡論詩樂同發於情志，很顯然是想把原先的「樂教」思想，巧妙地轉引、

過接到它所欲推展的「以風詩為教」的理念上去。這一點，由序文中大量

引述了〈樂記〉中的文字便可見端倪。在此，我們不妨先看看〈樂記〉中

的有關說法:

几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，物使之然也。感於物而動，故形於聾，聲

相應，故生變，變成方，謂之音，比音而樂之，及干戚羽麓，謂之

樂。

樂者，心之所由生也，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。是故其衷心感者，

其聲礁以殺;其樂心感者，其聲嘩以餒，其喜心感者，其聾發以

散;......非性也，感於物而後動，是故先王世所以感之者 o 故禮以

道其志，樂以和其聾，敢以一其行，刑以防其姦。禮樂刑政，其極

一也，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o

凡音者，生人心者也 O 情動於中，故形於聾，聲成文，謂之音。是

故治世之音安以樂，其敢和;亂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;亡國之音

衷以思，其民困。聲音之道，與政通矣。

樂也者，聖人之所樂也，其感人深，其移風易俗，故先王著其教

焉 o

@ r詩教」一詞始於《禮記~ <組解篇> : r入其園，其教可知也。其為人也，溫柔

敦厚，詩教也」。除此外，先秦時孔子亦有「不學詩，無以吉」、「輿於詩J '及

「興、觀、軍、怨」等論詩之說，亦可觀為「詩教」。只是它偏重於個人的主動學

詩，與毛序強調為政者之教化，重點不同。是以在毛序之前，主張直接用詩來推展

主者之教化的言論並不多。

10



〈毛詩序> r風敢說」探析 499

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，而無哀樂喜怒之常，應感起物而動，然後心

術形焉 o 是故志徵瞧殺之音作，而民思憂;嘩諧慢易繁丈簡節之音

作，而民康樂; ......流辟邪散狄成樵濫之音作，而民淫亂o .

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，廣樂以成其敬，樂行而民向方，可以觀德

矣 o ......@

〈樂記〉全部的思想包羅極廣，體大思精，而綜合所引錄的這些代表性言

論，其重點可歸納為:

就「樂」的本質而言，它是人類內心情感的表現 c r情動於中，故形

於聾，聲成文，謂之音J) ;就樂的源起而言，則為人之情性受到外物之

激發、感應而致 c r樂者，心之所由生也，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J) 0

由於樂的源起是感物，本質是惰性，所以一方面不同的感情活動會表現為

不同的聲音 cr其衷心感者，其聲瞧以殺;其樂心感者，其聲嘩以緩J) ;

另一方面，不同的音樂曲調，也會影響到人的情感活動 c r志徵瞧殺之音

作，而民恩憂;嗶諧慢易繁丈簡節之音作，而民康樂J) 0 唯其樂聲「感

人深J '故能發揮「移風易俗」之妓，而成為「先王著其教焉」的重點;

也唯其音聲是「情動於中」的表現，因此一國的政治良鼠，往往就能由音

樂明顯地宜洩出來，所以說「治世之音安以樂」、「亡國之音衷以恩」、

「聲音之道，與政通矣J 0 {左傳》中曾記述「季札觀樂」的史實，就是

「審樂知政」的一個很好的例證，@這也可見樂教的思想起源甚早 o

樂可以為教，根本的原因在於它是以惰性為本質，能感物而動之故 o

而大序中的「風J '即是「詩J '詩也同樣以惰性為本質，所以它的特

質，是「風以動之J ;它的教用，是「教以化之J 0 唯其能「風動J '故

可「正得失、動天地、感鬼神J ;唯其可成教化，故「先王以是經夫婦，

@) <禮記正義》卷三七一三九，商務十三扭住疏本。

@詳《左傳》襄公二十九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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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孝敬，厚人倫，美教化，移風俗」。因此，援樂可以為敬之例，r風」

可以為「教」的命題，遂於焉成立。

綜合以上所述，可知:在周代樂舞已然離折不傳之後， <毛詩序〉乃

是透過對詩之本質、起源及其與歌樂舞間之關係的闡析，就僅傳的詩的

文字部分，來取代以往的「樂教」思想。因此，它在論述之際，除了將

〈樂記〉中的「情動於中，故形於『聲.JIJ 改易為「情動於中，故形於

『言JI J '以強調其所重在文字義理之外，復將「聲成文，謂之音」至

「亡國之音衷以思，其民困」的整段文詞，轉引作為推衍出「故正得失，

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於詩。先王以是經夫婦，成孝敬，厚人倫，美教

化，移風俗」的重要論攘，這一來，這一段論詩之本質的文字，說又與全

文一開始就倡言的「關膛，后妃之德也，風之始也，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

也。故用之鄉人焉，用之邦國焉」之說前後相應。這也可見全序是在一貫

的理念下逐步推闡而成篇的。

二、雄風典雅、頌的闢保， I:昆明風數理念中「風化」作用的推展程序:

確定了「風」可以為「教」的前提之後，進一步要釐清的，說是在風

敢說中，由「風」來進行的教化作用應如何推展，及推展時當運用何種表

現方式等問題。在「如何推展」方面，大序首先利用「四始」一一也就是

「六義」中「風」與「雅」、「頌」間的關係'來說明其中「風化」作用

的推展程序:

故詩有六義焉:一日風，二日賦，三日比，四日興，五日雅，六日

頌。......是以一國之事，繫一人之本，謂之風;言天下之事，形四

方之風，謂之雅。雅者，正也，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。政有小大，

故有小雅焉、有大雅焉。頌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

者也。是謂「四始J '詩之至也。

《周禮» <春官〉中曾有大師「教六詩」的記載， <毛詩序〉中詩之「六

12



〈毛詩序> r風教說」探析 501

義」的排列次第，全同於《周禮» '應為其所本之處。但它將原來的「六

詩」之名改為「六義 J '這樣的做法應該是別具深意的。因為「大師」所

教的「六詩 J '是配合了「六律」、「八音」等樂律而用於鄉、射之禮的

一個整體節目，@並不強調個別的作用和意義。我們若再參照了臀矇「掌

九德六詩之歌，以役大師 J@ 的記載來君， r六詩」應當是指合樂而唱

的詩歌，具有濃厚的音樂性。戴君仁先生曾指出:六詩當是詩有六種歌

唱的方式，@亦是著眼於此。而〈毛詩序〉易「六『詩.JI J 之名為「六

『義.JI J '正顯示出其脫離了音樂，轉而由政教的立場就丈字「義理」論

詩的一貫立場。因此，這里的「六『義JI J 當係指「六『詩JI J 之「義」。

而詩即是「風J '所以它也就是「風教」之義。正因為如此，大序還特別

將原本被用於禮樂、且視為一體的「風賦比興雅頌」賦予各別的意義，和

獨立的作用，並在彼此之間，建立了可以五相貫穿的密切關係。其中，

由風和雅頌間所形成的「四始」之說，正是它用以說明風教理念中， r風

化」作用之推展程序的論攘。

所謂「四始J ，就是風、小雅、大雅和頌。根攘前丈的論述，我們已

經知道:詩的本質與樂相同，都是人心中的情志。而人的情志，是可以被

@ <周禮正義》卷二三謂: r大師掌六律、六同以合陰陽之聲。......皆丈之以五聲:

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。皆播之以八音:金、石、土、草、絲、木、龍、竹。教六

詩:日風、日戚、日比、日典、日雅、日頌。以六德為之本，以六律為之音，祭早日

帥醫登歌令奏擊梢，下管播樂器，令奏鼓，大饗亦如之......J 是六詩為當時禮樂中

的-個整體節目。

@同前註。

@見〈賦比典的我見> '該文收入《梅園論學續集) ，頁一六二，藝文本。文中尚指

出: r六義和六詩，性質是不相同的。六詩當是說詩有六種歌唱的方式，在練習的

時候使用，所以說『教六詩』。方式雖六，而著眼於歌唱這一點則一。......周禮裹

的六詩，全指做好了的詩歌而言。大師和醫矇都是典樂之官，所重在樂，不在詩歌

文藝上或政教上的價值。大序作者重點是放在政教上的，但要襲用六詩之名，便從

周禮襄拉了過去，目為『六義.D 0 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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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當的外物所感動激發的，故而它和樂一樣，都能為先王取為教化之用;

而所謂的「風化」作用，正是周天子「用」配有的詩篇，去教化各國臣民

之謂。這種經由「風詩」來進行的教化作用，並不是虛懸的理想，而是植

基在人類的現實生活之中，並透過一套由小而大、由近及遠的推展過程，

才逐步完成的。這套過程，簡單的說，就是先「風J ，次「雅J ，再

「頌」。

什麼是「風J ?風就是「一國之事，繫一人之本」。而這個「一人之

『本.II J 就是人的惰性。人情臨可被感動激發，所以風敬的第一步，便是

由個人著手，以風詩中的人情之常，來感發人心中的情思意念，使其潛移

默化，以臻於善境。「人情之常」不是別的，它正是一切人間情愛的起點

一一夫婦之情。有夫婦，而後有人倫，有人倫，而後才有邦國天下 o 因

此， r教化」落實在每個個人身上，只要個人能夠做好，那麼，由個人而

擴及家庭，再由家庭推至一鄉、一圈，自然可以形成淳美的風俗。這就是

「一國之事，繫一人之本」的道理。而風詩以〈關睡〉篇首，說它是「后

妃之德也，風之始也，所以風夫下而正夫婦也。故用之鄉人焉，用之邦國

焉J ，正清楚地揭示了先王所欲推行的風教理念，正是要由「樂得淑女，

以配君子」開始，因正夫婦而正天下 o 至於「失王以是『經夫婦』、『成

孝敬』、『厚人倫』、『美教化』、『移風俗.II J '則具體地說明了它在

「風」這個階段中的推展程序，正是循由夫婦、而人倫、而風俗，逐步向

外擴展的。

這樣的理念，不唯在大序中有明確表示，三百篇的小序之文，更以實

際的詩作為撮，具體地實踐、發揮了此一理念。所謂 r <關睡〉、〈麟

趾〉之化，王者之風，故繫之周公 0·....· <鵲巢〉、〈鵬虞〉之德，諸使

之風也，先王之所以敬，故繫之召公。〈周南〉、〈召南> '正始之道，

王化之基也」。因此所有〈周南〉、 〈召南〉的詩序，都以德化思想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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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，極力申言詩篇中所可能表現出的各種美德，以教化下民。如:

〈葛軍> :后把之本也。后妃在父母家，則志在於女功之事。躬蝕

節用，服辭潛之衣，尊敬師傅，則可以歸安欠母，化天下以婦道

也。

〈櫻木> :后妃速下也。言能速下，而無嫉妒之心焉。

〈汝墳> :道化行也。女王之化，行乎汝墳之園，婦人能聞其君

子，猶勉之以正也。

〈麟之趾> : <關雖〉之應也。〈關雌〉之化行，則天下無犯非

禮，雖衰世之公子，皆信厚，如麟趾之時也。

〈鵲巢> :夫人之德也。國君積行累功，以致爵位。夫人起家而居

有之，如f囑鳩，乃可以配焉。

〈羔羊> : <鵲巢〉之功致也。召南之國，化丈王之政，在位皆節

像正直，德如羔羊也。

〈騙虞> : <鵲巢〉之應也。〈鵲巢〉之化行，人倫既正，朝廷缸

治，天下純被女王之化，則廳類蕃殖，蒐回以時，仁如鞠虞，則王

道成也。

這些序文，或申言婦德婦功，或著眼於節俄仁義，其要旨，無不是大序

r先王以是經夫婦，成孝敬，厚人倫，美教化，移風俗」之意的發揮。

「風」的階段圓滿完成之後，便進入了「雅」。所謂「雅J' 它的特

質是: r正也，言王敵之所由膺興也」。換言之，就是要以雅詩來曉喻人

民政事治遁的原理，使其明暸王政所以廢興的因由。因此「雅」詩與其後

的「頸」詩，都是王者一一-亦即周夫子之詩，一般諸侯是不可備用的。

事實上，王政的廢興，主要不外乎兩方面的因素，其一是:此一王朝

中的人際關係是否合諧，是否能依循一定的禮法制度教命於王室。其三

是:此一王朝的整體表現是否能合於天命，能理所當然的椅天之糖。前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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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乎人，後者關乎天;關乎人者小，關乎天者大，所以說「政有小大，故

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J 0 «孔疏》說:

小雅所陳，有飲食賓客，賞勞畫臣，燕賜以悽諸饒，征找以強中

國，樂得賢者，養育人才，於天子之政，皆小事也 o 大雅所陳，受

命作周，代殷繼伐，荷先王之福驗，尊祖考以配天，醉酒飽德，能

官用士，澤被昆晶，仁及草木，於天子之政，皆大事也 o

正是此意 o 這二者雖各有小大之名，但嚴格說來，卻是一體之兩面一一王

朝之飲食賞勢、燕賜征伐之事皆合於禮法，人際關係合諧完美，自然就構

成了得以荷天之祿的足夠條件;而意欲得天之命，仁及草木，亦當領以小

雅所陳諸事為基礎才行 o 所以它們只是在推行王政時有先後次第之別，而

無主從輕重之分 o 因此，二者同名為「雅J ，向歸於「正」。

大、小雅各篇的小序，亦多有發揮此意者。小雅如:

〈鹿鳴> :燕華臣嘉賓也。臨飲食之，叉實幣吊僅僅，以將其厚

意，然後忠臣嘉賓，得盡其心矣。

﹒〈四牡> :勞使臣之來也 D 有功而見之，則說矣 o

〈找木> :燕朋友故舊也 o 自天子至於瞧人，未有不贊友以成者。

親親以睦，友賢不棄，不遺故舊，則民德歸厚矣。

• <天保> :下報上也 o 君能下下以成其政，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。

﹒〈魚麗> :美萬物盛多，能備禮也 o 文武以〈天保〉以上治內，

〈采薇〉以下治外，始於憂動，終於逸樂，故美萬物盛多，可以告

於神明矣。

﹒〈南有嘉魚> :樂與賢也 D 太平之君子，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o

〈南山有臺> :樂得賢也。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。

其所道者，率皆「飲食賓客，賞勞華臣，燕賜以懷諸饒，征伐以強中國，

樂得賢者，養育人材」之意的發揮 o 至於大雅，則如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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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〈丈王> :丈王受命作周也。

﹒〈大明> :丈王有明德，故天復命武王也。

〈縣> :丈王之興，本由大王也。

﹒〈早麓> :受祖也。周之先祖，世傭后種公劉之業，大王王季，申

以百福千融焉。

﹒〈皇矣> :美周也。天監代殷莫若周;周世世{唐德若丈王。

〈靈臺> :民始附也。文王受命，而民樂其有靈德，以及鳥獸昆蟲

焉 o

〈下武> :繼丈也。武王有聖德，復受天侖，能昭先人之功焉。

也都是一再強調「荷先王之福驗，尊祖考以配天，醉酒飽德，能官用士，

澤被昆蟲，仁及草木，於天于之政，皆大事也」的理念。

這種以「雅」、「正」為本的詩篇，雖然與風詩有別，可是彼此之間

的關係卻是十分密切的。所謂「一國之事，繫一人之本，謂之風;言天下

之事，形四方之風，謂之雅J ，就明確地透露出個中消息。

「一國之事，繫一人之本 J '意謂一地風俗的良竄，繫乎個人的惰性

之動。這裹的「個人惰性 J ，一方面固然指在下位的百姓之情，另一方

面，亦當兼指在上位的執政者之情。我們由前文所引述的《易》小畜卦

象: r風行天上，小畜，君子以懿丈德」之丈可知，君子若欲教化下民，

亦必得先自行「修美文德J '才能「待時而發風為號令 J '所以「風教」

是否能順利完成，當視執政者是否有「心」要去推展而定 D 如若天于有心

推展風敬，那磨自當在以懿丈德的同時，再以人的性情之本一一夫婦之情

為導正的基點，以求集眾多的個人之力，而構成一地淳美的風俗 D 至於

「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風J ，則謂:先王所以要曉喻人民關乎王政輿廢

的「天下之事J ，目的乃在於使「雅」的精神，落實在民間各地，使四方

民眾，皆能心向王朝，在一統的政治理念之下，形成按命於王室之風的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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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。所以在這兩句話中，所謂的「謂之風」、「謂之雅J '其實都是指王

政教化所涵攝的不同階段及成就。雅的階段係由「形四方之風」肇端，而

風的階段叉是由「繫一人之本」一一從感動個人的性情開始。是以「風」、

「雅」的重點，其實都落實在個人的惰性之上。只不過，前者的內容，僅

關乎一地風俗美惡，而各地之風俗，難免叉會因當地水土民情的差異，而

呈現同中有異之象;後者，則關乎天下興亡，故而可在一統的政治理念

中，將各地的風俗統合為一，使其皆能心向王朝，為天于所用而已。故而

它在感動個人惰性之際，乃倒重於廢興之由的強調。也正因為如此，在小

雅中，我們君到了忠臣嘉賓的深情厚意 C<鹿鳴> ) ;朋友故舊的「親親以

睦，友賢不棄J C<伐木> ) ;以及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的得賢之樂 C <南

山有臺> )。至於在大雅諸篇中，就更是充滿了無限的敬天修德之情了。

雅的推展告一段落之後，接下來就可進入「頌」的階段。所謂頌，就

是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」。可見得，它主要是用於宗

廟祭紀之時，其特質在於「頌美」。這種頌美之詩的內容，則為王者的

「盛德」和「成功J 0 C由遣一特質，我們也可以現瞭，何以在世衰道徵

之際，風、雅俱有「變」詩，唯獨頌詩無「變」的原因。〉王者所以有盛

德，原因當在於能勤政愛民，具備「上以風化下」的條件;所以能成功，

則表示「風化」的推展功德園滿，使民風淳美，天下那治之故。接此，我

們也可以說: I風化」的推展，實際上可區分為兩個部分:前一部分，是

純粹的「上以風化下J ，即透過對個人惰性的激發感動，進行由「風」及

「雅」的教化作用;後一部分，則係將此一教化作用所完成的具體成果，

經由「頌」詩而上告於神明。其所以要上告於神明，無非是因王者本係承

天之命而生，王者能成功的推行風敬，便能理所當然的荷天之福驗，保百

世之基業，天下也能永享太平之樂。而「頌」詩所以能夠被用為告於神朗

的媒介，同樣還是因為它是人之情志所發，具有「動」的質性之故。所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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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: r正得失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於詩J 0 而我們君頌詩的小序之

女，如:

〈清廟> :耙女王也。周公旺成洛皂，朝諸侯，率以前E丈王焉。

〈維夫之命> :太平告文王也。

〈烈丈> :成王@P政，諸侯助祭也。

〈天作> :把先王先公也。

〈臭天有成命> :郊祖天地也。

正說明了它是如何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」的情形。

由上所述可知:整個風教說的的理論基礎，乃是建立在「詩者，志之

所之」的前提上，由此肯定詩歌具有動人的力量。而它的目的，則係完成

王政教化。所以在做法上乃將此一動人的力量與現實生活中的人倫孝敬之

義、王政廢典之理、及盛德成功之美相結合，以循序獲致風、小雅、大

雅、頌各階段的成就。這其中，若缺乏了風與二雅的階段，頌根本就無由

出現;若缺乏了頸，風、雅的成果亦不得上達於天。因此，唯有風雅頌三

者依次進行，緊密結合，才會使天、天于、下民統合為一個合諧的整體，

如此，也才是風化作用的完成。而風、小雅、大雅、頌四者，則因為在風

化過程中，分別代表一個新階段的開始，故亦被合稱為「四始」。這四始

中的詩篇，因具有重大的教化作用，乃成為完美詩作的典型，是為「詩之

至也」。大序末段力言 r <關雌〉、〈麟趾〉之化，王者之風，故繫之周

公。南，言化自北而南也。〈鵲巢〉、〈鞠虞〉之德，諸侯之風也，先主

之所以敬，故繫之召公。〈周南〉、〈召南> ，正『始』之道，主『化』

之基也J 0 IE清楚社揭示出其意欲藉〈周南〉、〈召南〉之「始J ，以貫

穿風、雅、頸，進而成「化」的理念。

主、從聾風、聲雅的發生，前連雄風化到風，自j作用的完成:

大序在提出詩之六義之說後，緊接著說明的，是「風教」的具體作用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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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，主丈而譎諜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

戒，故日風。

這襄指出:完整的風敢作用，應該是包括了「上以風化下 J '以及「下以

風刺上」兩個方面。在前一段中，我們所論述的，純粹是「上以風化下」

的具體作用。在這樣的作用下，一切的王道、政教、風俗似乎都十分完

美，那麼，為什麼還需要有「下以風刺上」的另一作用呢?這一點， <毛

詩序〉係由「變風」、「變雅」的觀點，來進行說明:

至於王道衰，禮義廢，政教失，國具故，家殊俗，而變風、變雅作

矣。國史明乎得失之跡，傷人倫之廢，衷刑政之苛，吟詠情性，以

風其上，達於事變而慎其舊俗者也。故變風發乎情，正乎禮義 D 發

乎情，民之性也;正乎禮義，先王之澤也。

這段話的內容重點有二，其一:說明變風變雅發生的原因;其二:說明

「風刺」作用與「風化」作用闊的關係 o

基本上，風、雅都是以「詩」來進行教化作用，變風、變雅亦然。而

變風變雅之所以發生，毛序以為是由兩方面的因素構成:其一，是當時的

社會，必然呈現「王道衰，禮義廢，故教失，國異肢，家殊俗」的動亂局

面。其二，是作詩之人一一也就是國史，由於「明乎得失之跡，傷人倫之

廢，京刑政之苛J '因而要「吟詠惰性，以風其上」的緣故。其間的關

係，我們可透過以下的圖表來進一步說明:

「禮義廢「
王道衰一| 卜一，圓其政一一，家殊俗

(夭于) L政教失.J (詩候) (夫夫〉

變雅件， 變成作
••

國史明乎得失之跡...吟詠惰性，以風其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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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王道衰J '表示周天子施敢不當，不能以風化民，所以原本可維繫天下

一統的禮義盡麼，政教全失。這也導致了諸侯之國異政，大夫之家殊俗，

原由雅詩所倡言的王政廢興之理，及風詩所強調的人倫孝敬之情，亦蕩然

無存。各地風俗不再淳美，天下亦星分崩離析之象。這時候，深開於得失

之跡的國史，便不兔將滿腔的傷廢衷背之情形諸詩歌，以求藉此對上位者

發生風刺感化之用，這也就是所謂的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為志，發

言為詩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」的表現。

其中， r變風」係因「國異政，家殊俗」而發，故所陳多為對當時風

俗、主政諸侯的譏刺。「變雅」的源起則來自「王道衰J '故側重於對王

朝政事、為政天子的諷諜。@

然而，由於正統的風教行動本為純粹的「上以風化下J ，亦即由在上

位的「王者J r用」臨有的詩篇去教化下位的臣民，而由國史為詩以行風

刺的行為，一方面是倒轉了上、下的位置，成為在下位者對在上位者的教

化;另一方面，它又是個人吟詠情性之「作J ，與取「用」臨有的詩篇不

同，故而這種「下以風刺上」的情形，雖然同樣利用了風詩可以動人的特

質，且所言也不外乎與「風」有關的人倫孝敬之情，及與「雅」有關的王

政廢興之理，但因施敬的過程中上、下易位，用、作有別，與傳統不合，

便名之為「變」風、「變」雅。我們試看幾則小序說解變風、變雅的實

例 o 變風如:

〈氓) : W11時也。宜公之時，禮義消亡，避風大行。男女無別，還

相奔謗，華落色衰，復相棄背。或乃因而自悔，喪其妃調，故序其

事以風焉。美反正，刺淫快也。

@詩王風中亦有不少讀刺周王的詩作。如〈嶺之水〉刺平王「不撫其民而遠屯於母

家，周人怨恩焉J ; <免愛〉謂「桓王失信，諸侯背飯，構怨連禍，王師傷敗，君
子不樂其生焉」。這是因王風所蜜之地，正是周天子王幾處，其行政與當地人民直

接相關之故，與其它各國皆由諸侯主政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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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伯兮> :刺時也 o 言君于行役，為王前驅，過時而不反焉。

﹒〈大車> :如j周大夫也。禮義優遲，男女淫弄，故陳古以刺今大夫

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o

〈盧令> :刺荒也 o 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，百姓苦之，故陳

古以風焉。

〈曙蟀> :刺晉億公也 o 像不中禮，故作是詩以閔之，欲其及時以

禮自虞樂也 o

〈七月> :陳王業也 o 周公遭變，故陳后硬先公風化之所由，致王

業之艱難也 o

變雅如:

〈雨無正> :大夫刺幽王也。雨自上下者也，眾多如雨，而非所以

為政也。

〈大東> :如j亂也。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，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

焉。

〈四月> :大夫刺幽王也。在位貪殘，下國構禍，怨亂並興焉。

﹒〈楚表> :刺幽王也 o 政煩賦重，田萊多荒，饑甚降喪民牢流亡，

祭把不饗，故君于思古焉。

(以上為變小雅)

〈叡> :凡伯刺厲王也。

〈蕩> :召種公傷周室大壤也 o 厲王無道，天下蕩藹，無綱紀文

章，故作是詩也。

(以上為變大雅)

這些序文，都很清楚地說明了「下以風刺上」的情形。

風、雅的作用在教化下民，變風、變雅的作用則在風刺上王o 這兩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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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屬於「風教」的具體作用，彼此間實具有相當密切的因果關係。而「達

於事變而懷其舊俗」一語，正是揭示二者關係的關鍵 o

「達於事變 J ，意謂為詩之國史能敏銳通達地體認時代環境的變遷改

易; r懷其舊俗 J ，則透露其所以會由「達於事變」而進一步做到「吟詠

惰性，以風其上 J ，乃是由於心中對先王風化下所顯現的美俗美政有所追

懷之故。唯其達於事變，故乃章、欲作詩言志，企圖藉此感動在上者，使其

重新布施王政，以恢復原有之美俗美政;也唯其曾被受舊俗之浸潤澤化，

故而在情志發動，不能自已之際，仍然會謹守一定的禮義之分，不致於在

詩作中有過激情上的表現。所以說: r變風發乎惰，止乎禮義 o 發乎情，

民之性也;止乎禮義，先王之澤也 J 0 我們君前引的小序之丈，其中，

〈氓〉之「禮義消亡，淫風大行 J ，是為「傷人倫之廢 J ; <伯兮〉之

「君子行役過時而不反焉」、〈大東> r困於役而傷於財J ，是為「哀刑

政之苛J ;而〈盧令〉、〈蟋蟀〉、〈七月〉、〈楚表〉諸詩所以要「陳

古以風焉」、「陳后稜先公風化之所由，致王業之艱難也J ，原因正在於

作者能「明乎得失之跡J , r吟詠惰性，以風其上」之故。這也可見三百

篇詩序全都是承大序之旨引申發揮而來 D 儘管序丈與該篇詩作的實際內容

或有鑿柄之處，那也是為了配合「風教」的基本思想使然。

由上述可知，所謂的「風刺」作用，實際上可說是「風化」作用的延

伸與轉化一一它承襲了風化作用中以蘊含情性的風詩來「動」人、「教」

人的特質，並以在風化作用中所得到的禮義之分為律則，以「自作詩」的

方式轉而進行對在上者的謀刺，其目的，無非也是希冀民風淳美，天下一

統。準此，它在整體的精神上，是為風化作用的「延伸」。而在實踐之

際，它將原先風化作用中的「上化下J ，倒轉為「下刺上」一一郎施教者

由「王者」轉為「國史J ，詩篇則由「用」詩，而變為「作」詩一一此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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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方式的改易，就形成了一種「轉化J Q@ 這樣的延伸和轉化，自具體

地顯現了風化作用的成果，叉豐富了風教理論的內涵，使其不唯獨行於太

平盛世，師或是衰亂之際，亦可收撥亂反正之殼。因此唯有統攝「風化」

與「風刺」二者，才能構成完整的風教作用。而可堪注意的是:這種「作

詩刺上」觀念的提出，其重點雖然仍落在對「讀者J (在此為上位的施政

者〉的教化上，但由於「吟詠惰性」是國史為詩的重要因素一一這表示:

作者在創作刺上的詩作之際，自我的惰性也隨之展現、發抒o 所以，它也

同時關涉到創作一事對作者所產生的功放等問題。在文學批評史上，這無

疑是將關注的焦點自讀者轉向作者的重要關鍵，許多的新觀點，也同時由

此得到啟發，故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。這一點，在「餘論」中將會再作說

明。

以上，是〈毛詩序〉就變風、變雅的發生，而論述「從風化到風刺作

用的完成」的部分。接下來要談的是，風教詩作中表現手法的問題。

四、健風與揖比興的闢悴，說明以風為數的真理手法

從前面三部分的討論，我們已經體認到:風的本質是為「情志J '

它的作用則為「風化」和「風刺」。但欲使風詩中的情志發揮風化和風刺

作用，則必經由一定的媒介展現才行。因此，這就涉及到風詩的語言一一

也就是表現手法的問題。關於這一點，大序係透過風與賦比興的關係于以

說明。

@就詩歌的形成和發展來說，本當是先有詩的創作，然後才能談詩篇的運用。詩三百

篇的十五國風，多是出自民間的各地風謠，它們的產生，本當都是「惰性之動J '
而此一「惰性J '實際上未必與主政之治亂興衰有關。可是傳統的儒家詩論以言志

為中心，遂將這些風謠與政府制作的雅、頌同觀為具有教化作用的作品，而〈毛詩

序〉的詩教理論，更將動惰的因素，直接指向主政的治局L興衰，所以在推論的過程

中，就變成了先主「用詩」為教在前，國史因主道衰微而「作詩」刺上在後的情

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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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毛詩序〉所提出的詩之「六義」以風居首，其後分別次以賦、比、

興及雅、頭五者 o 遺其中，大序對風雅頌三者皆有具體解說，而賦比興三

者，則告闕如。孔穎違《毛詩正義》以為「風雅頌者，詩篇之異體;賦比

輿者，詩文之異辭耳......賦比興是詩之所用，風雅頌是詩之成形。用彼三

事，成此三事，是故同稱為義」。近人論及「六義 J ，多探此說，認為風

雅頭是詩之體制，賦比典是詩之表現手法 o 可是我們前面已經說過:風、

二雅及頭，分別代表的是風敢說中風化作用推展的幾個不同階段，雖然這

些不同階段中所用之詩的體制亦當有所不間，但整個毛序的重點全集中在

對詩之教化作用的闡析上，並不在於區分詩之體制。所以《孔疏》之說，

雖未為無攘，但至少在這一點上，並未能切合大序的原意。然而，它以賦

比興三者，是為「詩之所用 J ，也就是表現手法，這個論點，倒是十分

可取的。關於賦比典的確切意蘊， <毛詩序〉並未在序文中明確說解，不

過，我們卻可由大序說明風敢作用的一段文字中，略得端倪:

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，主丈而誦諜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

戒，故日風。

《說丈》釋「譎」謂: r權詐也J ;釋「謀」謂: r深諒也J o@ 而《鄭

簧》釋此段文字謂:

風化、風刺，皆謂譬喻不斥言也。主丈，主與樂之宮商相應、也;講

課，詠歌依遠不直諜。

但攘前文所述，漢代詩樂已然離析， «毛詩》文是針對詩之文字功按立

論，因此，此處的「主丈 J ，似當指「丈飾J , r請諜J ，亦當取「不直

諜」之意為宜。再合綜許慎對「誦」、「諜j 的說解，可知:風詩是以

「譬喻」為主要表現方式的詩作，它的文辭多變且寓意深遠，唯其多變不

直言，故而「言之者無罪J ;亦唯其含意深遠，故能使「聞之者足以戒」。

@ (說文解字注》卷五，蘭畫木，頁九三、頁一00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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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此一「含意深連而多變化」的丈辭，是否一定是由賦比興的方式來完

成的呢?欲解決這樣的問題，我們還是經由《毛傳》本身對各詩篇的實際

競解著手 o

詩三百零五篇中有一一五篇被《毛傳》靚為「興詩J@一一也就是在

首章次旬之下標明「興也」二字的詩作。如:

〈周南﹒關雄> r關關雄鳩，在河之洲J ，傅曰:

興也， ......后妃說樂君子之德，無不合諧，叉不淫其色，橫固幽

深，若睡鳩之有別焉。

﹒〈嘟風﹒麓丘> r麓丘之葛兮，何龍之節兮」傅曰:

興也， ......諸俟以國相連屬，憂患相及，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 o

〈唐風﹒山有樞> r山有摳，鵬有輪」傅曰:

興也， ......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，如山瞧不能自用其財。

﹒〈唐風﹒采苓> r采苓采蒂，首陽之巔」傳曰:

興也， ......采蒂，細事也;首陽，幽辟也。細事喻小行也，幽辟喻

無徵也。

﹒〈棄風﹒晨風> r軟彼晨風，鬱彼北林」傳曰:

興也。先君招賢人，賢人往之駛疾，如晨風之飛入北林 o

﹒〈陳風﹒東門之楊> r東門之揚，其葉群群」傳曰:

興也， ......言男女失時，不遠秋冬。

﹒〈小雅﹒鹿鳴> r呦呦鹿鳴，食野之丰」傅曰:

興也， ......鹿得萍，呦呦然鳴而相呼，懇誠發乎中，以興嘉樂賓

客，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 o

〈大雅﹒卷阿> r;有卷者阿，飄風自南」傳曰:

@毒見變師縛宮的〈詩經輿義的歷史發展〉二、「詩經典義發展第一階段」部分。收

入《詩經研讀指導» '頁一七三一一九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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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也， ......惡人被德化而消，猶飄風之入曲阿也。

《毛傅》在這些詩篇的發端二句下注以「興也 J '再利用「若」、

「如」、「興」、「言」、「猶」、「喻」等帶有「比」方之意的字眼，

對此三發端語所蘊含的言外之意予以解說，正顯示出:這些詩句正是含意

深遠而多變化的文辭，所以委婉曲折，其義需待說解而顯。尤其〈關雄〉

首二旬，傅曰: r興也J ，建云: r興，醫喻之名 J ，則更揭示「興」具

有「譬喻」的特質。至於「比 J '序、傳俱無特別說明，不過〈龍有苦

葉> r采封采菲，無以下體」旬， «鄭簧》云:

此二英者， ......皆上下可食，然而其根有美時、有惡時;采之者，

不可以根惡時並棄其棄。「喻」夫婦以禮義合，顏色相親，亦不可

以顏色衰，棄其相與之禮。

〈相鼠) r相鼠有皮，人而無儀」句下， (鄭簧》云:

現鼠有皮，雖處高顯之，偷食茍得，亦「與」人無威儀者「同」。

這也顯示: r比」其實同樣具有「譬喻」的特質，只是其意較顯，故傳、

簧並不多言 o

而「賦J ，傳、蜜的解說說更少了 o 唯〈定之方中) r升值盧矣，以

望楚矣......卡云其吉，終然允攝」旬下，傅曰:

升高能賦， .1' II'可以為大夫 o

《正義》釋此旬曰:

升高能賦者，謂升高有所見，能為詩賦其形狀，舖陳其事勢也。

男《周禮» <春官﹒大師) ，鄭注:

賦之言舖，直舖陳今之政教善惡。

可見「賦」是以直述、舖陳為其特點，較為簡明直接，無需多做說明。且

比、興是風詩的表達方式，賦自然也說並不例外o

總之，我們從「主女而講諜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，故日風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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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語中，得知「風」是一種「含意深遠而多變化」的文辭;再由《毛傳》

的實際作業，得知此類文辭是透過賦、比、興的表現手法而完成的;它的

特色就是「譬喻不斥言J '也就是所謂的「諷」。而事實上，風是雅、頌

的基礎、風敬的起點，風鼓涵括此三者為表現手法，即表示雅、頌亦同

(此由雅、頌中亦有「典詩」可證) 0 那麼，整個的風教過程，當然也就

是透過此三者來表現的了。在這裹，我們若再配合「風詩以情志為本質」

的論點來君，則更將發現:原來所謂的「風J '其實涵括了「體」、「用」

二者。就風之「體」來說，它以惰性為本質，以譬喻的語言為表達方式;

就風之「用」來說，則包括上對下的「風化J ，和下對上的「風刺J ，其

關係可圖示如下:

l一惰性
一詩之體一|

l一語言

風一

1一風化

一詩之用一|
|一風刺

綜括以上所述，我們可以知道:整個〈毛詩序> '雖然從表面上君

來，似乎也可以由「詩的本質」、「詩的功用」、「詩的四始六義」等部

分做個別的了解，可是實際上，它原係自有一套條理一貫、思辨嚴謹的理

論架構 o 這套理論的中心思想，就是從「風」的觀點，來闡析詩的「教

化」作用 o 為了申論此一「風教」的思想， <毛詩序〉所經營的理論架構

是:首先指出詩的本質與樂相間，都是個人心中的情志，由此導出「風」

詩具有動人之妓，因以建立風詩確可用以為數的前提b 其次，它透過對風

與雅、頌之關係的闡析，論述風教理念中，在「上以風化下」的部分所探

取的施行方式，係先「風」以人倫孝敬之情，次「正」以主政廢興之義，

而後再以主者的盛德成功「頌」告於神明。此外，更由政教環境改易的角

度，析言變風變雅的發生，以及風敬的男一層作用一一風刺作用的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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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，則藉風與賦比興的關係，說明了風教詩作的表現手法 o 在全序的結

構上，它首先揭示: r <關雖〉后妃之德也，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J ,

一方面開宗明義地指出「風」以散化為用，男一方面也解釋了為何這樣一

篇宜揚「風教」的文字要繫於〈關雖〉題下的因由。而在暢言風教說的全

部理論之後，它的結語是: r <關雌〉、〈麟趾〉之化，王者之風，故繫
之周公。南，言化自北而南也。〈鵲巢〉、〈騙虞〉之德，諸使之風也，

先主之所以敬，故繫之召公。<周南〉、〈召南> ，正『始』之道，主

『化』之基也 o 是以〈關雖〉樂得淑女，以配君子，憂在進賢，不淫其

色;衷窈窕，思賢才，而無傷善之心焉。是〈關雖〉之義也」這除了再一

次強調〈周南〉、〈召南〉之「風」是正「四始」之道，行「風化」之基

外，同時也典文首的 r <關睡〉后妃之德也」之說前後相應。由此，一切

有關詩的本質、起源、功用、四始、六義、體裁、技巧等論點，便在「風

教」理念的貫串下順理成章的被結合成一體，非但不再孤立，反而能夠相

互呼應，彼此棋托，使各自的重要性與合理性益發突顯一一而這也正是

〈毛詩序〉所以要提出這些論點的真正用意所在。它的全部理論，可貫穿

排列成以下的圖表:

-情志-， 1-賦﹒

-關睦，風之始-1-風天下-I Ie輯:風以駝-L語言J諷也-LE l唯一頌-I
風 I L正夫婦一風~ I 正得失 1
教-I I I I一動天地_I

聶 I ，-正始之道 I I 1-經夫姆-I I 感鬼神
-周南召南-I I I 1-用之鄉人-I I 成孝數|

L王化之基_I I 1-化下-I .. H 美量g1t;. I
教也，教以化之-I 1-用之邦國-I 1-移風俗_I
(作用) I

1-刺上一一一變風一一一一一一變雅一一一

四、餘論

以上，是針對〈毛詩序〉的「風敢說」所傲的全部析論 o 在這樣的一

個論析過程中，本文揚棄了傳統簧注的許多說法，純就大、小序文及《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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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》本身的文字，來尋求文意的脈絡、探討問題的關鍵;其目的，無非是

希望掃除不必要的附會和曲解，以彰顯〈毛詩序〉原始的精神風貌 o 當

然，這一套由四胎、六義、正變，美刺諸論點所構成的詩敬之說，其所以

形成，亦自有其歷史的淵頓，和當代的特殊因素。如屈寓里先生郎以為:

由先秦賦詩引詩的「說詩」風尚，轉到漢儒「以詩敢說詩」的過程至為迂

曲，其原因有二:

-、漢人認為六經都是孔子刪定的，孔子是垂教萬世的聖人，他所刪

定的經典，一字一旬，都應該含有高尚的哲理，都有教導訓戒的深意 o

二、專制時代的皇帝，對於臣民操生殺予奪之權，可以任意作威作

福，而無所思悍，大臣們只有利用當時崇聖的心理，引聖人之言來說服皇

帝。@

施淑女先生更深刻地指出:

綜觀漢人詩說的發展過程，政治的要求，也即是如何使三百篇成為

維繫社會秩序以達到鞏固漢家統治的目的，一直是一個最被關心的

問題 o 可以說兩漢御用的詩經博士們，最焦灼的無過於如何在三百

篇中幻化出一個切合漠天子意志的「法度」來。......(毛詩四始〉那

泛舉類名以之包羅一切的作法，卻意味著社會危機中，認識到現實

的變革而叉企圖以舊的形式來訂正現實的改良主義者的思想困境，

因而託古改制的卻不知何從起始的詩始，正是心靈憧惑的投射。@

也因此， «毛詩》以「風教」說解實際詩作之際，難免會有牽強附會，迂

曲難通之弊。但是，倘若我們剝落附著於其上的政教外衣，轉而從文學批

評史的立場去探析，卻會發現:這樣一套本為配合當代政教環境而發展出

@見〈先秦說詩的風尚和漢儒以詩說教的迂曲> '收入《詩經研究論集» '林麗彰蝠

薯，學生木，頁三八三一四O七。

@見〈漢代社會與讀代詩學> ' «中外文學》十卷十期，頁七0一一0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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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的詩論，卻因其對「風」的強調，遂對其後文學批評的發展，產生了極

其深遠的影響，其中的關鍵乃在於:

一、由於為了強調「風」詩可以為教，融合了古代樂論的說法，指出

詩的本質為人之「情志J '而人的情志一方面會受臨有作品的啟發、感

動，另一方面，也會因外在境遇的刺激、感發而創作作品o 如此，突顯了

「作品」與「人之情志」的密切關聯，以及文學作品可以感動人心的特

質，開啟了六朝緣情說的先河。

二、由於變風、變雅觀點的提出，將傳統中詩的功用觀擴大，使它由

原本單純的王者化民之具，擴充為個人的吟詠性情之作，豐富了文學作品

的生命 o

三、由於風雅頌、賦比輿論點的提出，促使後人展開對作晶體類及表

現手法的討論 o

以下，便就此簡單說明。

一、在詩的本質和內容方面，傳統的儒家詩論以「言志」為中心，在

先素，所謂的「志」並非針對文學批評立言，它是否具有意義，端靚讀者

接受詩義的能力如何，所重親的是對讀者「自我」的啟發。只要是能啟發

人的智慧、意願、情感者，皆是「志」的內容o 如《論語》中孔于分別與

于夏、于貢論詩，于夏以「種後乎」釋「巧笑情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為絢

兮J ;于貫以「如切如撞，如吾家如磨」引伸孔于「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

者也」之語，都得到了孔于「可與言詩」的讚譽，即為其例。@到了兩

@ <論語» <八份〉

子夏間曰: r r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為絢兮』何謂也? J 子曰: r繪

事後素。」曰: r禮後乎? J 子曰: r起予者，商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。」

《論語» <學而〉

子貢曰: r貧而無誼，富而無驕，何如? J 子曰: r可也，未若貧而樂，富

而好禮者也。」子貢曰: r詩云: r如切如哇，如球如磨』其斯之謂與? J
子曰: r賜也，始可與言詩巴矣，告諸往而知來者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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漠， r言志」的範圍則大為縮小，僅將其限制在與「載道諷頌」有關的內

容上，如買誼《新書》謂:

詩者，宏、德之理而明其旨，令人緣之以自成也。故曰:詩者，此之

志者也 o@

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論點 o 而〈毛詩序〉雖然本於儒家「詩言志」的

傳統說法，強調詩的「教化」特質，但因揉合了〈樂記〉論樂之本質的

論點，所以將原先一直僅關乎載道諷頌之事、具有強烈道德教化意味的

「芳、 J '與生於人心，能應物感發的「情」相統合在一起 o 如此，首先肯

定了人是一個有惰的生命，而此一生命叉可以廳時、應事、應物而廳，所

以，詩的內容便由此拓展，舉凡對於天下國家的關懷、對一己身世遭遇的

感傷、以及對於自然時序紛迴的嘆逝之情，均得以在個人易感的心靈中造

成激盪，成為創作的原動力 D 其次，由於「情動於中，而形於言」此一不

能自己的蘊中之情，叉必尋求適當的語言作為表達蝶介，於是，這也才有

了六朝時期以「緣情感物」為說的諸論點出現。如:

﹒佇中區以玄覽，頤情吉、於噴典 o 遵四時以嘆逝，膽萬物而思紛，悲

落葉於動款，喜柔條於芳春;心懷懷以懷霜，志砂砂而臨曇 o 詠世

德之駿烈，誦先人之情芬 D 遊文章之林府，嘉麗藻之彬彬 o 慨投篇

而援筆，聊宜之乎斯文 o (陸機〈丈賦> )

﹒人稟七情，應物斯感，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( «文心雕龍) <明

詩> )

﹒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( «文心雕龍) <原道> )

﹒情動而言形，理發而丈見，蓋沿隱以至顯，因內而符外者也( «丈

心雕龍) <體性> )

而鍾蝶〈詩品序〉指出「若乃春風春鳥，秋月秋蟬......凡斯種種，感蕩心

@ <:摸魏叢書》本冊二三，卷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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靈，非陳詩何以展其義?非長歌何以騁其情 ?J 更是就前述論點，做了更

感性的論述 o@

二、在詩的功能按用方面，儒家向來側重於對現實人生的關懷，所極

力追求的，無非是社會蠹體生活的和諧，因此在論及「詩」所可能發揮的

功按時，也無不由此著眼。當然， r畫體」是由「個人」所組合構成的，

而個人，叉同時包括了「讀者」和「作者」二者。只是，在傳統的詩論

中，以「吟詠惰性」為說的「作詩」觀念尚未突顯，其所關注的焦點，完

全集中在「讀者」身上。他們主張:讀者「應該」就既有的詩作去滴詠、

體會其中的意蘊，進而作為修身、從政的基礎。《論語》孔于論詩有所謂

的「不學詩，無以言 J <季民〉、「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 J <泰伯〉、

「詩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畫，可以怨。適之事矢，遠之事君。多識於

草木鳥獸之名 J <陽貨〉諸論點，就透露出個中訊息。也因此，其後的儒

者在論詩之切用時，多將其限制在「政教德化」之上一一也就是施政者利

用既有的詩作去教化民眾，以成其德治; <毛詩序〉的「上以風化下」之

說，就是此一傳統觀念的發揮。然而，這一傳統觀念，卻在風教理念的

另一重點一一以「吟詠惰性，以風其上」為說的「變風、變雅」觀點出現

後，形成了相當程度的突破。主要是因為:此一觀念的指歸，雖然還是作

詩刺上，以求重建軍體生活的秩序;可是由於「發乎惰，民之性也 J '國

史所以要作詩，乃是心中有不能自己的情懷欲求發抒，故而對於「作者」

來說，在創作詩篇以造完成的過程中，無形中也就得到了情緒的舒解，和

心靈的撫慰。遣一來，就將詩的教用擴及到作者身上去。可見: r變風、

變雅」的觀點，重點固然是「言志」以求諷喻刺上，但在「吟詠惰性」的

前提下，同時也兼攝了「抒情」以求自慰的成分 o 這便使得文學作品和個

@有關從「賈志 J ~J r緣情」觀念的轉變情形，可參閱陳昌明《六朝「緣情」觀念研

究》頁六一一頁九二，畫大七十六年碩士論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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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身世際遇發生了更密切的結合，也使作品展現了更豐富的生命活力。

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，這一點的轉變，無疑具有相當的意義。要言之，有

以下二端:

其一，從讀者方面來說，讀詩不再只是理智性的認知，而成為一種情

感的滋潤和陶養。所以劉懿才會說:

詩者，持也。持人惰性;三百之蔽，義歸無邪，持之為訓，有符焉

爾。( <文心雕龍» (明詩> )

同時，讀的過程又是一項得以和作者進行情感溝通和交流的活動。於是，

這就引發了六朝的「知音」觀念:

夫級文者情動而辭發，觀丈者按丈以入情，沿混討氓，雖幽必顯。

( «文心雕龍» (知音> )

由此，文學的功能便由原先的以「實用」為主的觀點，擴充到「非實用」

性方面去。蕭統所以在〈丈選序〉中提出「醫陶輯異器，並為耳目之娛;

輔般不同，俱為悅目之竄，作者之致，蓋云備矣J '以為文章可供人為耳

目之娛，也不能不說是受到〈毛詩序〉的啟發而致。

其二，從作者方面來說， I言志諷刺」表達的是對社會蠹體的關懷與

責任， I抒情言志」則是對自我心靈的安撫和慰藉。前者延續了先賽以來

的詩論傳統，後者則啟迪了漢魏以後「創作的本身師是快樂」的觀念。陸

機《丈賦》

伊拉事之可樂，固聖賢之所欽，課虛無以賣有，即寂寞而求音，函

綿遍於尺素，吐榜沛乎寸心。

顏之推《顏氏家訓» (文章> :

夫文章，頓出五經......至於陶冶性靂，從容諷諜，入其滋味，亦樂

事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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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可視為其中代表。@

由此可見，大序以「惰性」為詩之本質的基本論點，經由「變風、變

雅」觀點的進一步推闡後，對於六朝文學批評中許多重要觀點的提出，實

具有相當的啟迫作用。

三、在詩的語言表現和體類區分方面，由於大序在倡言風化和風刺作

用時，指出風詩的文字表現是「主文而講課 J '叉由《毛傳》的實際作

業，顯示賦、比、興師為其實際表現的技巧。然而，比、興的差別何在?

其作用有何異同?這些在《毛詩》序、傳中皆懸而未決的問題，卻引起了

後來學者的熱烈討論，如鄭玄謂: r賦之言舖，直舖陳今之政教善惡;比

見今之失，不敢斥言，取比類以言之;興見今之美，嫌於媚誤，取善事以

喻勸之J '以為興用於美，比用於刺，這當然還是較為迂曲的說法。到了

魏晉六朝，摯虞〈文章流別論〉以 p偷類之言」釋「比 J ' r有感之辭」

釋「興J '就已經較切入文學語言的核心了。劉輯《文心雕龍》特立〈比

興〉一篇以討論比典語言的異同，指出:

詩文宏奧，包矗六義，毛公述傅，獨標興體，豈不以風通而賦同，

比顯而興隱哉!故比者，附也;興者，起也。附理者切類以指事，

起情者依徵以擬議。起情故興體以立，附理故比例以生，比則畜憤

以斥言，興則環譬以託諷。蓋隨時之義不一，詩人之志有二也。

由作者情志活動的雙重面一一「情」與「理」來分釋比興，可說是相當深

入地剖析了此類文學語言的特質。至於鍾嶸〈詩晶序〉則以為:

故詩有三義焉'-日興，二日比，三日賦。文已盡而意有餘，興

也;因物喻志，比也;直書其事，寓言寫物，賦也。宏斯三義，酌

而用之， ......若專用比興，盾、在意深，意深則詞贖。若但用賦體，

@有關先秦以這六朝文學功能觀的演進和轉麓，係參考廖師蔚卿〈中國上中古文學批

評的一個主題的觀察〉。畫大中文系第一八七次學術討論會講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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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在意浮，意浮則丈散，嬉成流移，有蕪漫之累矣。

這就更是從純藝術性的層面來立論了。@

此外，更值得注意的是，當賦比興的表現手法逐漸擺脫政教美刺之說

的陰影，而以純文學的寫作技巧為人所體認之際，原本作為「風詩」代稱

的「風J '遂也因為其原先所被強調的「風動」的特質，而成為由文學作

品所產生的一切動人力量的代稱了。如《文心雕龍» <風骨篇〉即明確的

表示:

詩總六義，風冠其首，斯乃化感之本煩，志氣之符契也，是以惆悵

述情，必始乎風， ......情之含風，如形之包氣......深乎風者，述情

必顯。

在這裹， r詩總六義，風冠其首，斯乃化感之本源，志氣之符契」的言

論，明顯地是大序「風教」之說的延續。只是，它雖然同樣談「化感」、

談「志氣J '卻不再強調原先的政教功用觀，而本持「吟詠惰性」的觀

點，讓它和人心深處的「情」相結合，所以說「情之含風，如形之包氣」、

「深乎風者，述情必顯」。如此，它更能從根本上發揮動人的力量。在鍾

蝶的《詩晶》中，屢稱「建安『風力.JI J 、「幹之以『風力.JI J '也是把

「風J 觀為動人的情趣、力量。至於後世文學所以用 r Ii"風』格」作為品

論文章的標準'推本溯瓣，其端緒莫不是由於大序以「風教」說詩時，將

原為自然現象的「風」轉引、攝充為論詩之關鍵的緣故。

除此而外， <毛詩序〉在論述「風雅頌」之際，雖然只是觀其為風教

過程中的推展階段，並未強調它的體制之分，但不同階段中的用詩，其體

制本當會有所不同，因而，這也引發了後人論詩、作詩時對作晶體制之分

@有關「比輿」觀念的演變和發展，可參考鄭毓瑜〈漢代至六期「比輿」觀念的演變

及其所形成的審美論點〉 、蔡英俊〈試論「比」 、 「輿j 觀念的讀變及其理前意

義> '俱見《文學評論》第九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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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留意。例如風，原本就是民間傳唱的歌謠，因此後人把創作的四言、五

言詩作、民間傳唱的樂府詩，及文人擬作的樂府詩，都歸於「風」體;而

朝廷操、1IJlJ民間樂府的樂歌，和宮廷使用的宴樂，則歸諸於「雅 J ;至於

用於郊租、宗廟的樂府詩和純為頌美上德而寫的頌贊之文，就理所當然被

劃歸為「頌」體了。如摯虞〈文章流別論〉論「頌 J '郎以為:

頌，美盛德之形容， ......煩，詩之美者也。古者里帝明王，功成治

定，而頌聲興。於是史錄其篇，工歌其章，以奏於宗廟，告於鬼

神，故頌之所美者，聖王之德也。

劉懿《文心雕龍》論樂府、頸、贊之體的源變時，亦多推本於風、雅、

頌。如:

匹夫聽婦，誼吟土風，詩官採言，樂胥被律......宣帝雅頌，詩敷鹿

鳴， ......暨後郊廟，惟雜雅章，辭雖典文，而律非要曠......<樂府〉

四始之至，頭居其極。頌者，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口......原夫頸

椎典雅，辭必清餘，敷寫似賦，而不入華侈之區;敬嗔如銘，而異

乎規戒之域...... <頌讚〉

這些都說明了〈毛詩序〉在六朝人討論詩文體制時，所造成的啟發和影

響。

綜上所述，我們可以知道: <毛詩序〉的主旨雖然在於強調詩的教化

作用，但卻因為在提出因「風」設敬的觀點時，蝶合了〈樂記〉論樂之本

質的論點，所以使得傳統中「詩言志」的「志J '與司以「感物而動」的

「情」相結合，造成詩之本質的擴充。如此，詩不再只是純理智的、僅作

為說教之用的認知對象，而成了一種須以情感去體昧、表現的藝術。經過

這樣的轉折與過渡，便將詩、甚至所有的文學作品，帶入了一個著重個人

情感抒發的境界，開啟了六朝「緣情」之說的先聲。同時，由於倡言風具

有「動」的特質，於是有變風、變雅、風化、風刺諸觀點的提出;I化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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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設敬， r刺」可以抒情，是以詩的功用，亦由此伸展 o 此外，風、

雅、頸、賦、比、興的論點，也促興了後人對詩體區分及寫作手法的討

論，這就無怪乎它會在文學批評史上，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了。

後記:本文之撰寫，偉受裴師薄吉「詩經學」課程之啟發;初稿完成之

後，又經廖師蔚卿多次提示修正意見，受益良多，謹此向二師致

謝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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